紅花白藕青蓮葉 三教原歸一家人

--從濟公傳看中國民間信仰的幾個特性

從佛教傳入中國後，儒釋道三家就不斷地在爭執，也不斷地在融合。從濟公傳?，我們可以找到好幾段對這種特殊情況的精彩描繪。

－－這一日，靈空長老和紫霞真人正在觀玩北海名山勝境，忽然間一股煞氣由西往東，直沖霄漢斗牛之間。靈空長老看罷，說：「善哉！善哉！道兄你看！」紫霞真人口唸：「無量佛！善哉！善哉，原來降龍伏虎二位羅漢有難！好孽畜，敢這樣興妖作怪！你我這件事不能不管，如不管，恐怕我佛如來見怪！」


奇怪得很，這佛和道究竟是一家還是不是一家。若不是一家，紫霞真人說得話不是太奇怪了嗎？我們再看另外一段：

－－請祖師爺大發慈悲，替三清教報仇！世上出了一個濟顛，興三寶、滅三清……他說咱們三濟教裡沒人，都是披毛帶角、背脊朝天……不是四造所生，要滅三清教！


這又叫人更糊塗了，似乎佛和道又成了死對頭！那麼一般俗人又怎麼想呢？

－－威鎮八方楊明說：「祖師爺可以勸勸濟公，僧讚僧，佛法興；道中道，玄中秒，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原是一家人。」


佛說佛，道說道。中國的老百姓倒是很會做和事佬，把兩個混在一起。家中捉妖可以找道士，也可以找和尚。濟公傳裡道士與和尚捉妖的儀式都很相像，很司能根本就是古代民間信仰的殘餘，不是佛原有的，也不是道教的傳統。再加上儒家的色彩，這三教一家的中國民間信仰是很混雜的。


再說，孔老夫子的徒子徒孫對宗教卻又另有一套：

－－夫人聽了一笑道：「大人乃讀書之人，你怎麼也信服這攻乎異端，怪力亂神之事？」

－－楊太守咳了一聲說：「賢弟，你我乃唸書之人，怎麼也信服這攻乎異端，怪力亂神之事？和尚妖言惑眾！」

從這?，又可看出儒家異乎宗教的重要的一面。不過中國傳統的讀書人往往不是純儒家，有時也會轉移信仰，如：

－－那濟公在書房和秦相一談，甚是投機，二人高談闊論，和尚對答如流；秦相甚為喜悅，說：「和尚，能如你跳出紅塵，在古寺參修，也不問國家的興亡，也不問是非之成敗，奉經唸佛，打坐參禪，就是一段樂事。」


這就是中國讀書人的如意算盤。進取時，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實用主義者。大勢不妙時，就退而隱居山林，修仙求佛。因此中國知識分子入世時就帶有嚮往出世的意願。另外，儒家的入世傳統又往往使得他把自己暴露在整個環境的壓力下，內心的焦慮和沉重的社會責任感全得承受下來。當壓力超過了可忍耐的限度時，就出家一走了之。因此，他在出世的時候又帶著豐富的入世經驗。


民間的仕紳階級在民間信仰中，又扮演著另一種角色。簡單地說，廣大民眾的普遍的宗教信念，和仕紳們財力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領導是支持民間信仰千年來長興而不衰的主要力量。譬如，

－－再說張太素一聽，勃然大怒說：「好，你害別人我不惱你，害王安士，我且問你，咱們廟?兩頃香火地，誰施捨的？」董太清說：「王安士」，張太素說：「修蓋大殿，誰的銀子？」董太清說：「王安士」，張太素說：「緣簿誰給寫的？一年四季要燈油，誰供給？廟中吃的糧米，誰施捨？」董太清說：「也是王安士。」


除此之外，在濟公傳裡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仕紳都有姓無名，例如李善人、金好善、趙善人、劉善人、徐善人等等。從這些人的身上我們不只可以看出他們對地區性宗教支持的熱誠，同時也可以看出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民間信仰如何強烈地影響到仕紳們的行為和價值。例如，他們得樂善好施、修橋補路、扶危濟困、冬施棉衣、夏施湯藥、齋僧佈道、創修寺院、印造經文。


最後，從濟公傳?，我們也可以看到當前「神棍」們的祖師爺是怎麼一付欺騙老百姓的模樣：

－－濟公五人來到鐵佛寺，和尚一瞧，大殿裡頭，東邊一張桌有人落帳，專收銀子；西邊一張桌子，專管收錢。只見有一個二十開外年紀的婦人在那?禱告說：「佛爺在上，小婦人姚氏，只因我一個小親家，得了臌症，求佛爺慈悲慈悲，賞點藥罷………」鐵佛口吐人言說：「姚氏，你可曾給佛爺帶了一吊錢來？」姚氏說：「帶來了。」鐵佛說：「既帶了錢，交在帳桌上；佛爺給你一包好藥，拿回去保你一家都好了。」

－－李氏一片虔心，由家中一步一叩頭；走了一天一夜，才到這?。……妖精一瞧，這臌症不是他灑的，他也治不了，說：「劉李氏，你可曾給佛爺帶了錢來？」劉李氏說：「我家中太寒，沒有錢，求佛爺慈悲慈悲罷！」鐵佛說：「不行，佛爺這?一概不賒，沒錢不給藥，你去罷。」


在這裡，我們又可以看出低層平民的宗教心理。由於他們無法抗拒許多社會、心理，乃至於生存的壓力，只得向宗教企求很現實的庇佑。在罹患疾病，尤其是疑難雜症時，「要神也要人」的信念也常使人們臣服在超自然的「神」力下。濟公傳?這段鐵佛施藥許財的怪事也就不算稀奇了。我們更要注意的是，姚氏和李氏向鐵佛求的是「藥」，而不是符水，也不是香灰！


以上從濟公傳裡看出來的一些宗教特徵，似乎在當今的台灣社會?還依稀可見其端倪。這主要是因為歷史久遠的民間信仰早已深入到民眾生活的各個層面了。宗教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漢人來說，實際上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習慣的強韌持續性使得民間信仰的基本型態和核心價值仍舊少有變化。在大多數民眾的心目中，紅花白藉青蓮葉，三教真的是一家。台灣各地的廟宇許多是三教合一的，供奉儒釋道三教之神。但是在另一方面，佛與道依舊壁壘分明，不相混淆。只是道教還是像濟公傳裡一樣，多少有些混雜，也多半「勝」不過正統的佛教。實際上，佛教在民間仍然有極大的影響力。這從大多數民間信仰者都自稱為佛教徒可以看出來。至於儒家，雖說它的許多精神(如忠孝節義)已被溶到二教合一的民間信仰裡去了，不過，儒家的「不語怪力亂神」的精神對知識程度較高的中國人仍舊有著很大的影響力。他們多半因此而不信奉任何宗教。此外，仙道的思想對這些知識分子已多不具明顯的影響，但佛的出世觀有時還是很受歡迎的，尤其是禪宗的一些「道理」。


時至今日，地方上有錢有勢的人家不只依舊對地區性的宗教活動十分熱心，同時也常利用宗教活動的機會來擴展他們個人的政治威望和地方勢力。近廿年來台灣地區廟宇的不斷翻修興建，也顯示出地方權力結構與民間宗教間關係的緊密。其次，更由於宗教商品化的影響，崛起中的工商資本家在跨區域性的大廟中也常發揮其龐大的社會影響力。偶爾也會由於暴發戶的發跡而使得一座荒廟突然間香火鼎盛起來。另一方面，地方仕紳似乎已對積善失去了興趣，他們在商品化的時代?似乎更重視對神的賄賂，以及與神的交易，而不再願修橋補路，扶危濟困了。


最後，談到施藥詐財的神棍問題，由於目前醫療服務不十分理想，費用又相當昂貴。許多低下層的民眾除了依然深信「要人也要神」之外，也常無可奈何地尋求神的幫助，以及服用廉價的成藥。最近，甚至還有在香灰中摻抗生素的事情被揭發出來。這都是「神棍」們迎合民眾的迷信心理，而不顧及人們的健康，只顧到神的興盛的作法。不過，如果我們的衛生服務夠好，醫療費用能比廟裡的香灰貴不了太多，又有誰會去吃有抗生素的香灰？


以上是讀濟公傳後的一些感想，我們發現民間信仰在現代的社會?仍舊有著強大的影響力。為了促成社會更進一步的合理發展，似乎有關當局以及有心人應該嚴肅地來正視和民間信仰有關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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